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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浪滚滚闪金光……”一
首老歌，将我再次拽回到老家麦
收的繁忙场景。

故乡是个一马平川的沿海
地，更是个诗情画意的鱼米之
乡，每年种植稻麦两季。“草儿
青，麦儿黄，风调雨顺粮满仓。”
进入农历五月，广袤田野，金色
麦浪，一望无际。人们笑逐颜
开，忙碌的身影如日月穿梭，整
个村庄像过年一样喜庆。

每年这个时候，父亲总要来
到田头，扔掉手中旱烟袋，眯着
眼，将一挂麦穗扣于掌心，双手
轻揉慢搓，吹去麦皮，手心里便
留下了一粒粒碧绿的麦仁，晶莹
剔透，圆润饱满，泛着绿光。捏
几粒放嘴里，轻轻地咀嚼，细细
地品味，满口清甜，似有一脉清
流漾溢了他的味蕾，顿觉浑身舒
坦。父亲开心地笑了，麦穗似的
脸上绽放成“一朵花”：麦黄了，
不愁吃了！

麦收，首先要做场(打麦场)，
在乡亲们常说的队场的地方。
先翻土、破碎、平整，随后在离麦
场很近的小河边，男人们用桶提
水，妇女们用脸盆端水，一桶桶、
一盆盆往场里浇水，整个情形像
蚂蚁搬家，场面颇为壮观。没多

大工夫，麦场就被浇得湿透，等
地面变干点就碾场。牛拉着一
个大石磙，石磙后边还挂着一个
圆形石磨盘，绕着麦场反复转
圈，直到把地面碾实为止。再用
泥磨儿一磨，直磨得光滑无缝无
眼就成。泥磨儿就是石磙后边
拖的小物件，制作简单，从地头
折几枝带叶子的杨树枝，绑在一
起，再糊上掺有麦秸的泥巴。待
碾好的场地完全晒干，就能做打
麦场了。

成熟饱满的麦子，只待与镰
刀相拥。鸡鸣头遍，父亲就被一
阵阵麦香唤醒。他借着月光，开
始磨镰。“嚯—嚓—、嚯—嚓—”，
父亲专心致志地磨着镰。推拉
间，镰刀兴奋地欢唱着，暗红的
铁锈纷纷落下。父亲轻推慢拉，
一次次让镰刀浸水、磨砺、擦拭，
刀口逐渐变亮、变薄，直到光亮
如初。父亲的眼里跃动着喜悦，
他用布满老茧的手指试了试刀
口，又迎着月光轻轻一划，那月
光像被刀锋斩断，簌簌洒落一
地。父亲手捧心爱的镰刀，悠悠
地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割麦，镰刀一定要锋利，割
起麦子来才轻松利索。”

麦熟一晌，龙口夺粮。父亲

异常激动，天刚麻麻亮，他就拿起
镰刀，踏着晨雾，步伐有力地站到
麦田里，与麦子站融成一道风
景。开镰日子，镰刀闪着寒光，颤
动着收割的兴奋。每年第一镰，身
为生产队队长的父亲首先开镰。
他习惯地往手心吐两口唾沫，弯
腰跨步，左手拢麦，右手执镰，轻
轻一挥。“刺啦——刺啦——”镰
刀与麦子亲昵着，歌舞着，麦秆和
麦根依依不舍……一镰一镰，一
回一合，没多久，父亲身后便留下
一大片空地和排立的麦把。

此时，一群“镰刀手”全副武
装，分布田头。六月风，暖烘烘，
麦浪滚滚，麦香飘飘。一株株成
熟饱满的麦子，昂首挺胸，酷似
农人笑脸。随着“刀手”们猫腰、
马步，左右“开弓”，雪亮银镰在
翻飞，金黄麦把在舞蹈，你追我
赶，争分夺秒……转眼，烈日当
头，火气直扑，挥汗如雨！真正
是“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半晌工夫，大片齐刷刷站立的麦
子，成捆成捆地乖躺在麦地里，
一会儿就被强悍的男人们挑运
至打麦场“脱粒”……

那时麦收，全凭人工操作，
没有机械化设备。为了配合麦
收，学校要放忙假。割麦通常于

半夜三四点钟开始，因这时的麦
穗潮湿柔软，即便碰撞也不易掉
粒，麦芒也不伤手。深更半夜，
小孩睡得正香，却被大人吆喝起
床，赶往田间地头。朦胧中，只
能听到镰刀割麦子的“唰唰”声
……天亮了，该割的麦子也差不
多割倒了，虽然饥肠辘辘、身体
疲惫，但还不能歇，趁太阳未出、
秸秆未干、麦穗未焦时捆成捆，减
少麦粒的掉落。割倒的麦子全部
捆完后，才可吃早饭。匆匆吃了
早饭，大人挑把，小孩拾麦穗。

现在的我，早已远离故乡数
十载，过起所谓的城市生活，却
又那么念想乡村麦收，真的好想
再体验一下麦收的场面！我曾
无数次想象着故乡辽阔的麦田
里，一群父老乡亲们忙碌的身
影，里面有我的至亲。我的梦境
里曾无数次出现：蓝天白云，骄
阳似火，麦子傲立天空！哪怕是
狂风暴雨，麦子依然直立向上，
顽强地挺立在故土的田野上，一
如故乡的父老乡亲。

听到布谷鸟鸣叫：“算黄算
割，快割快种……”又到一年麦
收时。老家大姐微信里告诉我，
如今收麦都靠机器，不用花大力
气，真的轻松得很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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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李彪急忙插嘴道：“哦，当
时你也在场！跟你讲，那天我带了几十
个兄弟在那，准备劫法场，后来见官府早
有防备，戒备森严，担心吃亏，才没有动
手。”

“是的，当年我八岁，你二十多岁，我
伯父三十多岁。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起
事，但对义军是拥护支持的，又有平东王
这层特殊关系，他怎么可能去向官府告
密，让捕快来追杀你！这是其一。”

“其二，何云彰经商之后，凭着自己
的吃苦耐劳、精明干练，使生意渐入佳
境。又由于他为人真诚，急公好义，扶贫
济困，因而深受众多商家的拥戴，才推举
他当了商会会长。何云彰担任商会会长
是在道光年间，而张联桂任惠州知府是
咸丰初年了，你怎么能说他勾结知府，谋
到了商会会长的位置呢?”

闻听此言，李彪脸上浮起一丝羞赧之
色，喃喃道：“是……是啊，这我没有想
到，是我信口开河了！”

何浩天接着往下说：“其三，何云彰
明知道他的船和货是被你劫走的，不然
我怎么会找上门来，但他并没有向官府
举报。想想，凭着他与知府的交情，又是
如此大案，官府能不派人来征剿吗！我
看了看，你这山寨虽然也有些防守，但架
得住大军压境，连日围困?可你看看，这
些天过去了，官府有动静吗?没有，这充
分说明，何云彰并未拿你当对头，而是把
你当朋友，还在保护你，不然的话，你说
他想将你除之而后快，这不就是一个最
好的机会吗！”

“其四……”何浩天还要说下去，李彪
已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拱手道：“何先
生，您不用说了，我知道了，我确实误会
了何老板。这些年来，我霸道惯了，自以
为是，容不得逆耳之言……嗨，差点错怪
好人哪！”

何浩天闻听李彪如此说，才长长地嘘
了一口气，一颗心始放了下来。

此时，李彪像突然想起什么，看看何
浩天，拱手道：“何先生，您说您是平南王
的公子，何云彰的侄子，也是您自己在
说，也没有人来此作证，我怎么就能相信
您，不要再犯轻信人言、自以为是的毛
病！”

李彪一席话，让何浩天刚放下来的心
又悬起来了！他想，李彪此话何意，难道
他又反悔了，误会仍没有消除?

李彪看何浩天怔怔地看着自己，补了
一句：“你既是东江会党的后裔，难道不
懂一点洪门的规矩?”

李彪这一点，何浩天一下子明白了！
他站起身来，微微一笑，跨前两步，双手
抱拳，按照洪门中的礼节向李彪丢了个

“歪子”，朗声念道：“日出东方一点红，秦
琼打马过山东。身挂一双金装锏，五湖
四海访宾朋。张良背剑访韩信，刘备关
张访卧龙。只有兄弟无处访，特到贵寨
访大兄。久闻大哥义气重，山清水秀来
相逢。”

李彪听了，脸上露出笑容。他拱手回
礼，也拉了一个“歪子”，吟诵道：“一根红
线吊江中，未钓鳌鱼钓金龙。有缘千里
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得见仁
兄面，好似千里杏花红。”

这样一唱一和，是洪门会党定下的暗
号，素不相识者只要对出暗号，便知是同
道之人了。何浩天虽不是会党中人，但
他是何亚黄的儿子，周围又有那么多的
会党兄弟，耳濡目染之下，他对会党的行
规、暗语及一些做派是熟知的，所以当他
丢了“歪子”，又说出了暗号，李彪就知道
他是会党后裔不假了。

此时的李彪，如同川剧“变脸”一样，
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他脸带笑意，态
度恭谦，伸出右手，道：“这就对了，真是
自己人！我们就不要拘泥客套，可以兄
弟相称了。请贤弟高升一步，坐下来。
愚兄我好请教。”

何浩天走了几步，在李彪前面坐下
了。李彪吩咐看茶，立即有佣人奉上两
碗香茗，分置在两人身旁的茶几上。

何浩天饮了一口茶，道：“兄台在上，
刚才愚弟语气生硬，口无遮拦，有得罪兄
台之处，还望兄台见谅！”

李彪道：“哪里，首先是愚兄理亏。
贤弟虽然言词犀利，然既是良药，自然苦
口，贤弟给我下了一剂猛药，让我清醒了
好些，愚兄该向您道谢才是。”

何浩天笑笑：“兄台见谅就好。我们本
是同根生，消除了误会，就皆大欢喜了！”

李彪道：“是啊，误会已冰释，只是错
怪了何云彰老前辈，李彪深为不安，得尽
快前去惠城赔礼道歉啊！”

何浩天道：“不必远去惠城了，我三伯
父就在山下一凉棚处，已经等候多时了。”

李彪不解地看看浩天：“怎么这样?
何不一起来呢?”

何浩天揶揄地一笑：“我怕像我初来
时，兄台一不让座，二不看茶，言辞尖刻，
脸若冰霜，还要将来人绑赴刑场。老人
家年纪大了，怕他受不了啊！”

“哈哈……”李彪自嘲地笑笑，“嗨呀
贤弟，你还往愚兄的痛处踩呀！我真是
一草莽之人，现在能识点文、断点字，全
仗当年平东王、平南王闲暇时教我一
点。在礼数方面我是很欠缺哟，还望贤
弟多多包涵！”

何浩天也哈哈大笑：“兄台不必那么
认真，愚弟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李彪道：“云彰前辈既已到山下，我
得去接他上来，一是当面致歉，二是重续
旧谊。”

浩天道：“好，兄台真是闻过则喜，豪
侠率真，愚弟随你一起去。”

李彪大叫一声：“备轿！几位头领跟
我一起下山，迎接云彰老前辈！”

一会儿，轿已备好，一行人浩浩荡荡
往山下而去。 （待续）

那
年
麦
收

□
戚
思
翠

宁
愿

□
枫
叶

笔墨千秋，历久弥香。
一千多年来，无数的文人墨客

踏足惠州，面对惠州美丽的夜色，又
恰逢难得一见的月夜，便有诗情涌
动于心怀，诗句流动于笔端，挥毫泼
墨，一泻千里，让诗留在惠州文化史
的字里行间。缕缕诗韵日积月累，
这座文化古城，从此成为诗香浓郁
的月之故乡。

当我在迷人的星月之夜，轻轻
推开夜窗，悄然窥见那阙月亮，绮丽
清雅的月色，顷刻间挥洒在半城山
色半城湖，便掀开月色惠州的华丽
诗篇！犹见无数的诗人们，行走在
湖堤江岸，吟诵在茶肆酒坊，那抑扬
顿挫的吟诵之声，在古城的大街小
巷随风飘响。

苏东坡的“一更山吐月，玉塔卧
微澜”。牵来了西湖的第一缕月
光。宋朝进士唐庚的“佳月明作哲，

好风圣之清。湖边得二友，夜语投
三更。”使三更的西湖，月华似水，月
色如霜，诗人兴致正酣。还有明代
严州教谕叶萼的“画舫凝妆迷晓曙，
绮台连袂乱晴云。汩罗五夜随风
月，直到咸阳楚楚君”。夜风轻荡五
更，画舫绮台上空，依然星稀月朗。
清人萧涵棻的“西山山下月末斜，玉
苑塔前烟半遮。撑船竞到湖南去，
秋在一枝红蓼花。”月将斜，雾已起，
夜未央，兴未减。西湖的月夜，彻夜
诗情洋溢。

放轻脚步，再往深处走去，惠州
的每一座楼台亭阁，都带着诗意的
闪烁和月色的炫光。

走过丰湖，听明诗人邓时雨的：
“长江宛转入湖清，十里波光见月
明。隐隐暮烟三岛没，漪漪流水两
桥平。”明朝举人陈子升也在吟诵丰
湖：“香风着草飘书带，明月生波濯

练裙。绝类钱塘歌舞地，罗浮仙霭
下氤氲。”

再往前去，听清人黎应时唱荔
浦风清：“西湖春半晓山青，内面风
光入画屏。荔浦枝头犹挂月，菱溪
波底尚涵星。”明朝诗人张穆唱白鹤
峰：“白鹤峰遥月上迟，渔汀芦苇夜
参差。湖山最是清深处，永福桥头
鹤梦时。”明人叶世俊吟明月湾：“十
里湖光好，亭台灭没间。倒影青天
入，归船明月湾。”宋人黄克晦唱西
新桥：“樵歌日落满平堤，钓舸月明
通别渚。湖山佳丽自前朝，风景可
令长寂寥。”明朝知县陈九畴唱明圣
桥：“明圣微茫报晓钟，栖禅于此证
南宗。何人钓罢前溪月，长啸南天
第一峰。”

在明媚迷人的月色下，古人的
诗兴随风轻扬。

明朝举人姚子庄唱留云亭：“层

层远黛六桥路，行人细雨鸟啼树。
遥看大隐号留云，筑亭对月觞金
注。”明人张萱唱湖光亭：“纤纤新月
穷霜柳，飐飐香风折芰荷。为问六
如亭畔路，香魂曾否复凌波？”

明朝女诗人孔少娥唱点翠洲：
“西湖西子两相俦，湖面偏宜点翠
洲。一段芳华描不就，月湾宛转似
眉头。”清人祝鸿文唱碧水关：“古墙
三面树交加，老屋红灯出酒家。云
敛月明风瑟瑟，一潭秋水浸芦花。”

明人孙蕡唱栖禅寺：“鹤归华表
添新冢，燕蹴飞花落舞筵。野草怕
霜霜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

讲学于丰湖书院的嘉应才子宋
湘的吟月诗，也才情横溢：“簇簇亭
子近水楼，新种梅花一百头。四面
青山三面水，两湖明月一湖秋。”惠
州才俊江逢辰的吟月诗，充满遐想：

“不数杭州与颍州，点翠芳华明月

洲。东坡去后看明月，曾照东坡湖
上游。”

寥寥数笔，将惠州的月色勾勒
如画。

东坡先生在山东密州创作的
“水调歌头”吟月诗更是千古绝唱，
他在惠州写下的《西江月》，氤氲月
色里，依然透出大家风范：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
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
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
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
望”。

诵响惠州吟月诗，总让人回味
无穷。流逝的岁月，带走了过往。
大明的月亮，依然高挂苍穹。看今
夜惠州的月色，是否更加皓亮皎洁？

祝福我们惠州人，在中秋月
夜——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顺手撑起一朵伞花儿
一头就埋进七月漫天的雨里
这倾泻而下的纵情的疯狂
让我重温缺失好久的淋漓酣畅

淹没在城市里太久了
灵魂缺氧一如弄丢了味觉
沉闷感消耗掉半条老命
奋力挣扎才扯开一道天空

就当是一块锈铁或者璞玉
我把自己丢进这山林深处
期待这天地工坊还有回收功能
给我再来一番锤炼与雕琢
或许就能焕发出一丝灵光

雨滴还没全部抵达土地
蓝空就挂起了白云和骄阳
这变脸的动作毫不含糊
半点儿矫揉造作都不曾有
更不像生活那样拖泥带水

世上还有这样的山水人间
让我忘掉了城市的喧嚣
我知足地遥望着层叠的远山
心空如纯净的蓝天一样
似乎连前世的记忆都变得清晰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
“毒”，它不伤身，不害命，却
能 让 人 沉 醉 其 中 ，无 法 自
拔。这种“毒”，叫作“宁愿”。

如果能让我沉迷，我宁
愿在雨中漫步，让雨滴轻拍
我的脸颊，感受那份清新与
宁静。雨丝如绸，织成一张
温柔的网，将我紧紧包裹。
我宁愿在雨中，因为雨能洗
净尘埃，也能洗净心灵。

如果能让我沉迷，我宁
愿在夜晚仰望星空，让繁星
点缀我的梦境。星星点点，
像是无数双眼睛，静静地注
视着这个世界。我宁愿在夜
晚，因为夜能掩盖喧嚣，也能
掩盖孤独。

如果能让我沉迷，我宁
愿在书海中遨游，让文字引
领我穿越时空。每一本书都
是一扇窗，透过它，我能看到
不同的世界，体验不同的人
生。我宁愿在书海中，因为
书能丰富我的思想，也能丰
富我的情感。

如果能让我沉迷，我宁

愿在音乐中沉醉，让旋律抚
慰我的灵魂。音乐是无形的
诗，它不需要言语，却能表达
最深刻的情感。我宁愿在音
乐中，因为音乐能触动我的
心弦，也能触动我的灵感。

如果能让你沉迷，我宁
愿是那首老歌，旋律悠扬，歌
词深情，在你的记忆里回响，
成为你无法忘怀的旋律。我
愿意在你的耳边低语，即使
这意味着我将永远停留在你
的过去，也愿意成为你心中
的旋律。

如果能让你沉迷，我宁愿
是那本书，纸张泛黄，墨香四
溢，在你的指尖轻轻翻动，成
为你灵魂的慰藉。我愿意在
你的心中留下痕迹，即使这意
味着我将被时间遗忘，也愿意
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如果能让你沉迷，我宁愿
是那幅画，色彩斑斓，线条细
腻，在你的眼前缓缓展开，成
为你眼中的风景。我愿意在
你的视网膜上留下印象，即使
这意味着我将被岁月侵蚀，也

愿意成为你眼中的色彩。
如果能让你沉迷，我宁

愿是那杯酒，香气扑鼻，口感
醇厚，在你的唇齿间流转，成
为你舌尖的回味。我愿意在
你的味蕾上留下记忆，即使
这意味着我将被时光稀释，
也愿意成为你唇边的余香。

如果能让你沉迷，我宁愿
是那场梦，情节曲折，情感丰
富，在你的睡眠中悄然上演，
成为你心灵的慰藉。我愿意
在你的梦境中徘徊，即使这意
味着我将被现实唤醒，也愿意
成为你梦中的旅伴。

如果能让人沉迷，我宁
愿沉醉在这些美好的事物
中，因为它们让你我的生活
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我宁愿
在这些“宁愿”中找到自我，
因为它们让我的生命变得更
加有意义。宁愿是一种选
择，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力
量。它让我们在平凡中发现
非凡，在简单中发现深刻，让
生活更加精彩，让我的生命
更加完整。

聆
听
秋
虫
吟
唱

□
宫
凤
华

清朗秋夜，月华如水，静坐
木格窗下，静静欣赏白石老人的
《蟋蟀图》，心中一片秋水长天。

图中豆荚、豆叶风中轻颤，
小蟋蟀错落有致地精心点缀，伸
头、摇尾、舞触，或细语低吟、欣
然自足；或呼朋引伴，相逐嬉戏；
或鼓角奋足、瞠目呲牙。画面生
机勃勃，妙趣横生，溢满蟋蟀
声。秋夜愈发静谧而清凉。

清凉夜晚，墙角下、草丛中、
瓦砾里，许多杂糅的声音，远远近
近地钻入耳中。有蟋蟀的、金铃
子的、蝈蝈的，还有纺织娘的。时
而急促，如流畅的江南丝竹；时而
婉转，如幽怨的二胡曲。飘悠的
虫鸣，细碎而甜美，将落寞秋夜，
渲染得夏天般热情洋溢。

蟋蟀古称寒虫，俗称“蛐蛐
儿”。通体黑褐色，两翅摩擦发
出鸣声，声音较金蛉子单调些。
金蛉子，翅翼黄亮，毫须特长，叫
声细亮。蝈蝈略显臃肿，欠矫
健，靠翅膀发音。

月光清澄，蟋蟀们浅唱低
吟，凉意沁人又委婉动听，让人
心里霍地落满亲情和乡愁。故
园菱藕芡实菰蒲的清香悠然飘
来，令人顿生莼鲈之思。

小时候，晨光熹微，家人还
在酣睡，我悄然起身，猫身蹑脚，
仔细谛听，锁定目标，果断出手，
呵，一只振翅欲跳的蟋蟀已被我
捏住。

夕光濡染，炊烟袅娜，秋收
后的泥土极其酥松。蟋蟀“唧”
的一声，从这边小洞迅捷蹿出，
一个有力的弹跳，又钻进那边的
小洞藏匿起来。我捂住洞口，最
后，那只张须振翅、桀骜不驯的
蟋蟀被我捉住了，欢乐的笑声在
旷野上萦绕不散。

小镇上的张老二和李三小
喜欢斗蟋蟀。把各自的蟋蟀放
进木盆里，毫须四触，昂首蹬腿，
气势逼人。有时从侧面或贴着
盆底发起攻击，直至一方耗尽体
能，无法再战，才见分晓。胜者
振翅鼓须，鸣叫示威；败者悄无
声息，沿盆慢爬，郁郁寡欢。

蟋蟀如娇羞村姑，总是躲在
幕后，万籁俱寂，才轻轻唱歌，灵
动的音符潜入长夜，细长如天边
的一弯新月。也如怀乡的人，流
露着丝丝怅惘和淡淡忧伤。蟋
蟀的歌声是一首宋词小令，不似
蛙鼓恣意张扬，颇有谦谦君子的
儒雅风范。秋虫鸣唱，颇具秋雨
韵致，如入禅境，如悟禅心，荡涤
尘世喧嚣和浮躁，令人心生悲悯
和感喟。

“捉织感秋而生，而音商，其
性胜，秋尽则尽。”商音属悲声。
秋虫吟唱，其声呜咽，如凄凉哀
怨的埙曲，骚动的心静如一潭明
澈秋水。秋虫呢哝，季节有了层
次和质感，生命丰盈而温婉。檐
下雨声空洞久远，瓦上生轻烟。
南墙桂花落，幽微与苍茫，闲适
与禅意，妙处难与君说。

蟋蟀们扑扇着翅膀，哗啦啦
地带着金属的质感，让人恍惚这
些小精灵是从线装《聊斋》的墨
香中遁出，是从遥远的《诗经》中
趯趯而下。秋夜有了蟋蟀的陪
伴，不会感到孤寂。

秋虫吟唱，如初潮，缓缓上
涨；如清影，浮现左右。牵扯的
是萦绕心间的缕缕乡情。秋夜
露浓，我总是抵近墙角，聆听秋
虫的吟唱。幽幽清音，有诗一般
的韵味，仿佛回到篱笆环绕、青
苔瓦松的老屋。一口古井，一棵
歪柳，一庭风月。老屋里盛放着
生活的歌哭，以及一个中年男人
蓬勃的乡愁。

静听雨中山果落，闲赏灯下
草虫鸣。清秋月夜，秋虫们低吟
浅唱，抒怀至情，把一茎草一片
叶当作岁月的琴弦，轻拢慢捻，
引吭高歌，让谦恭和悲悯这样的
词汇，直抵我们心灵深处柔软的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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